
七彩郑家庄 和谐一家亲
本报记者 赵征南 通讯员 李灼艳

热热闹闹过大年

郑家庄的寒冬腊月， 是一年中最喜

庆 、 最热闹的时节 ， 也是最美 味 的 季

节。 “蹭饭蹭到饱”， 绝非难事。
清晨 6 时， 滇西北的山村还一片幽

静。 段志华的家里早早地亮起了灯， 老

两口连忙喝上几口热稀饭， 赶到院子里

腾出空地。 这天， 是段家人 “杀年畜”
的日子。

“杀年畜” 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传

统年俗。 在农村， 进了腊月， 许多人家

都要杀畜， 为过年准备肉料， 杀家畜当

天就请亲朋好友大吃一顿， 剩下的肉和

油脂趁冬春季节腌制成腊肉、 腊油， 在

一年之中慢慢享用。
宴请的这顿到底吃什么， 不同的地

区可能就有不同的讲究。 郑家庄的规矩

是， 无论菜多菜少， 样式如何变换， 主

菜永恒不变———“生皮”。 剁生是白族的

一种重要饮食习俗， 在唐代文献中已有

记载， 生皮则是其中最知名的一道传统

名菜。
8 时， 杀畜的汉子们带着工具准时

来到了段家。 他们将一头家畜牢牢地绑

在长凳上。 用青蒿点几滴 “净水” 洒在

它的身上， “杀年畜” 仪式开始了。
段志华和汉子们用着白族话、 云南

方言一起默念 “脱了毛衣穿布衣”， 意

即 “畜生转人生”， 实现 “超生”。
他们杀畜后不用开水烫， 而是用火

烧———把洗好的家畜放进土坑， 用稻草

盖其身上烧烤 。 火烧后 ， 只需 轻 轻 一

刮， 毛自然脱落， 此时的皮呈现琥珀黄

色， 说是生皮， 实际上已有六成熟， 同

时表皮下的肥瘦肉也都变得半熟， 呈乳

白色。 记者试吃了一块， 皮吃起来脆而

香， 富有嚼头， 而肉味则极其鲜嫩。
吃这些未熟的肉会不会生病？ 段志

华说： “这么跟你说， 在大理， 吃生皮

绝对不是 ‘原始’， 这可是古代南诏国

的皇家美味。 更为关键的是， 现在的家

畜杀之前必须送检， 不会有什么寄生虫

或其他疾病。”
10 点刚过 ， 第二波人来了 ， 都是

邻家的 “大厨 ”， 白族 、 汉族 、 藏族 、
纳西族的大妈们都来帮忙。

这是段家连续 30 年 “杀年畜”。 前

两天， 老段两口子就做足了准备。 他们

到集市上购置了各类食材， 以及大量的

食盐、 酱油、 醋、 辣椒面、 花椒面等调

料， 回到家， 他们又到邻居家借来 15
张白族人最爱的四方桌和矮板凳———桌

子长宽各 80 公分， 离地面 40 公分； 板

凳长宽正够坐两个人， 距地面 25 公分。
桌子上， 他们还铺上了白族人最喜欢的

蓝 色 扎 染 桌 布 ， 上 面 绣 着 各 式 彩 绘 。
“弄上油污难洗啊。 不是过年， 根本不

舍得拿出来用。” 段志华说。
11 时开始 ， 第三波人到了 ， 这些

都是来赴宴的邻居， 段志华在大门口拱

手迎接， 递烟叙旧， 招呼客人就座。 此

时， 摆在客人面前的不光有生皮， 还有

白 族 特 色 “八 大 碗 ” ， 包 括 “大 炖 ”
（东坡肉）、 “扣蒸” （粉蒸肉）、 “香

碗” （熟肉凉片）、 “酥肉”、 木耳、 笋

片、 芸豆、 莲根等四荤四素。
这一天， 郑家庄所在行政村共和村

完小退休校长高汉云也来了， 他对郑家

庄的民俗颇有研究。 “现在生活条件好

了， 吃肉不用等到过年。 但一到过年，
‘杀年畜 ’ 还是会热闹非凡 。” 高汉云

说， “今天吃的是最传统的。 现在手头

宽裕了， 不少家庭饭前加了开心果、 腰

果这些以前没见的零食， 荤菜里也加了

鱼、 拼盘和牛羊肉， 甚至部分人家也考

究起膳食搭配， 出现素菜越来越多的趋

势。 可不管怎么变， 生皮离不开餐桌。”
在白族的影响下， 现在的郑家庄，

无论是吃熟肉的汉族， 还是喜欢吃牛羊

肉的彝族， 已经找不到不吃生皮、 不会

做生皮的家庭， 家家户户 “杀年畜”。
“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 正体现了

郑家庄的包容。” 前来赴宴的村民小组

长王庆荣表示 ， 这些年 ， 他一 个 汉 族

人， 跟着其他民族的兄弟们一起， 将白

族生皮 、 藏族酥油茶 、 彝族牛 羊 八 大

碗、 傣族柠檬酸、 纳西族煎凉粉、 傈僳

族烧烤的做法都熟练掌握。 而且不只是

他， 全村基本都是如此， 要不哪好意思

叫这么多的人一起吃饭？

“仙妈妈” 的心中只有村子

郑家庄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干净，
这与人们对中国农村的传统印象截然不

同。 道路上一尘不染不说， 即便是道路

两边的排水沟， 也清澈见底。
2015 年 ， 云南省青年作家段爱松

在郑家庄深入生活了几个月， 据此创作

了长篇报告文学 《云南有个郑家庄 》。
“一开始， 我觉得只是把乡村调查采写

当作一个工作任务， 要求写 10 万字交

差就行。 但没想到， 进村实地深入了解

后， 我觉得 ‘有话要说’， 一下子写了

20 多万字。” 他说， “最先打动我的也

是郑家庄的干净。 村子里的稻草、 农家

粪， 永远不会乱堆在户外； 运输车辆驶

过村内道路后， 主人家定会跟在车子后

面， 把车上洒落的物品打扫干净； 农忙

时， 村民在进村回家前， 都要先用棉布

把农耕车辆的车轮包起来， 避免泥巴弄

脏道路。 我想除了村规， 更多的还是源

于中华传统道德， 那种自觉而朴素的公

心。”
“不论你哪天到来， 我们郑家庄都

一样干净、 清洁、 美丽。” 这是郑家庄

村民自豪的承诺。
记者从王庆荣处了解到， 郑家庄在

维护公共卫生上有三道 “闸门”： 第一

道， 各家各户包门前卫生， 每天早晨，
各家各户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扫门前

的环境卫生， 哪天打扫迟了都会觉得不

好意思； 第二道， 每户轮流每天出一个

人巡查村内主干道的环境卫生， 发现垃

圾及时处理 ； 第三道 ， 村内的 群 众 组

织， 自觉包下村内面积较大的公共场所

卫生。 365 天， 皆是如此。
“这些年， 郑家庄提供了一种正能

量， 大家都尽力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给

公家。” 段爱松说。
2006 年， 村里决定硬化 2.4 公里的

入村道路 ， 因资金短缺 ， 村民 投 工 投

劳， 不计报酬， 一个多月就完成了全部

工程 ， 节省约 45 万元资金 。 2013 年 ，
上级政府计划征地 30 亩， 在郑家庄建

设湿地公园 ， 为了村庄环境和 洱 海 保

护， 许多村民甘愿无偿提供土地， 还自

发组织投工投劳。
“印象最深的还是 ‘三个老奶奶’

重修本主庙的故事。” 根据段爱松提供

的 线 索 ， 记 者 找 到 了 其 中 的 一 位 老

人———段志华的白族母亲段承绪。
段承绪已 86 岁高龄， 但说话仍中

气十足 。 她告诉记者 ， 2002 年 ， 由于

年久失修， 村中的祭祀地点本主庙已经

残破不堪。 “50 多年来 ， 郑家庄的民

族融合效果显著。 可七个民族如果没有

一个共同的祭祀之地， 时间久了， 各民

族便会各祭各家 ， 日后难免会 日 渐 疏

远， 更严重的， 会让团结一心的村子四

分五裂。” 她说。
后来， 同样有此想法的藏族奶奶杨

四兰、 汉族奶奶郑德春和段承绪走到了

一起。
就这样 ， 3 位 80 岁的老人 ， 每天

起床后就徒步走出村子， 前往三营镇挨

家挨户沿街化缘。 很快， 老奶奶的故事

为世人所知。 但最开始， 她们得到的更

多是偏见和议论。
段志华劝过母亲： “您都这把年纪

了， 跑出去化缘， 人家在背后要怎么说

您的儿子啊？”
这遭到了段承绪的严厉批评： “为

了村子， 只要能重修本主庙， 付出什么

都值得。 你作为儿子， 更应该支持我。”
渐渐地， 另眼相看的人越来越少，

老人的行动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 整

个镇都把段承绪三老称为 “仙妈妈”。
后来， 村子集体决定， 支持三老的

重修大计。 段承绪在热泪盈眶之余， 更

是叫儿子搬出了家中库房里剩下的所有

建筑材料。
就这样， 有 250 多年的白族本主庙

焕然一新， 成了郑家庄及周边村镇多个

民族共同拜祭的地方 。 每逢祭 祀 的 时

候， 藏族祈福的经幡、 傣家的宝葫芦、
彝族的牛头装饰……成为村庄里一道独

特的风景。

“再难都要学会打酥油茶”

湿地公园中有一朱红色凉亭， 亭内

包含了村中 7 个民族的文化元素： 总体

风格是汉族风格， 亭顶的宝柱是傣族元

素， 柱梁是藏式风格， 凉亭的红、 白两

色以及四方顶， 分别体现彝族和白族的

文化色彩， 亭子上的文字则体现了傈僳

族与纳西族的文化特征。 这彰显了各民

族 “亲如一家、 永不分离” 的决心。
郑家庄内， 风格各异的独家庭院错

落有致， 整齐简约的青瓦白墙， 上面有

印花扎染、 白塔竹楼、 东巴文字、 琵琶

弹唱、 刀耕火种、 莲花宝瓶、 大象少女

等不同元素的彩绘， “整体上郑家庄民

居以白族风格为主， 细节上的差异则表

明着主人家庭所包含的民族成分。” 高

汉云说。
大理洱源是白族的发祥地和世居地

之一。 根据历史记载， 元世祖忽必烈入

大理时， 为防范吐蕃， 在三营镇留军三

百户镇守。 而两名郑氏将军郑指挥、 郑

冠军驻扎于此， 不断繁衍生息， 逐渐形

成村落， 故名郑家庄。 起初的居民以汉

族和白族为主， 后来， 逐渐有藏、 傣等

民族落户于此。 接着， 彝族、 纳西族、
傈僳族也因为婚迁入住郑家庄。 这才有

了 “七个民族一个家” 的美谈。
在郑家庄， 很多家庭都是由不同民

族组成的。 据统计， 村里的民族间通婚

占到六成以上。 各民族长期相互通婚，
共同生产生活， 血脉相连， 心灵相通。

可差异毕竟存在， 通婚的多民族家

庭， 他们又是如何相互适应的呢？
记者首先来到了村民小组长之一的

杨秀弟家中。 从门外看， 这是典型的白

族民居， 青瓦白墙， 三坊一照壁， 但是

照壁上却又绘着吉祥八宝图， 房间里供

奉的神灵， 头顶上则布满五彩经幡， 让

这个干净宽敞的庭院又别有一番藏族风

味。
原来， 杨秀弟是藏族， 妻子段春梅

是白族。 回忆起两人结婚的往事， 杨秀

弟一时还不好意思。 他说， 自己读初中

时认识了白族姑娘段春梅， 两人一见倾

心， 谈了 6 年恋爱。
当时， 尽管通婚在郑家庄已经很常

见， 但还是有一些父母为了孩子好会多

叮嘱几句： “他们家人对你好吗？ 生活

习不习惯？” 段春梅十分肯定地告诉家

人， 对方把自己当成自家女儿看待， 有

事情从不藏着掖着， 没什么问题。
在婚礼习俗上， 两个不同民族的家

庭还是经历了一个相互磨合的过程。 当

时， 白族婚礼习俗要聘礼， 而藏族却没

有聘礼习俗， 怎么办？ 在多次商量后，

为了孩子的幸福， 双方父母最终打破了常

规， 在彩礼、 回门等问题上相互尊重对方

的民族习俗。
进了杨家门， 就是杨家人。 段春梅先

从打酥油茶学起， 她知道， 身为藏家的媳

妇， 不会打酥油茶是说不过去的。
用传统的小木桶手工打制酥油茶，这

个活可不好练。段春梅最初掌握不好火候：
木塞拉得不够力，奶就不均匀；太过用力，
茶水就会溅出来烫到手。经过不断地练习，
她终于掌握到火候。 “刚进家门有些惶恐，
总觉得自己笨，婆婆会不高兴。每天一大早

起来就想着太阳落山，度日如年。 ”她说，
“直到有一天，婆婆对我说，我比她儿子打

得还匀，这才如释重负。 ”
“婆婆和妈妈一样亲。” 段春梅学习

藏语， 方便和婆婆沟通； 包下了给婆婆洗

头、 洗脚这些活； 饮食方面， 也注意迎合

老人的藏族传统口味， 每次外出都记得给

老人带一些酥软可口的食品； 结婚这么多

年， 她从未和婆婆顶过一次嘴。
这些也被婆婆看在心里。 有些话， 已

经绕开儿子， 先跟媳妇说 。 2012 年 ， 杨

家房子翻修， 婆婆主动向儿子要求， 设计

房屋在保证藏族元素的同时， 必须将儿媳

的白族元素融合在内 ， “因为她是自家

人”。
“像段春梅， 尽管开始她和婆婆语言

不通， 但最终仍然和婆婆变得亲密无间，
语言通了， 习惯也通了。 为什么有些人之

间， 即便语言相通， 也做不到呢？” 段爱

松说， “其实并不难。 人与人之间唯有用

心去感化。”
随后， 记者又来到 “彝家小院”。 整

体布局上， 是木板楼风格， 典型的彝族特

色， 而庭院上方挂满了经幡， 照壁又有白

族特色。 这个家的主人是 37 岁的杨树华，
他的父亲是藏族、 母亲是彝族、 妻子是白

族 。 “我们家节日特别多 ， 所以特别欢

乐。” 他笑着说。
在郑家庄， 由于多民族聚居的原因，

春节、 中秋节、 重阳节、 火把节、 泼水

节等等， 各个民族的重大节日大家都一

起过。 藏族的 “锅庄舞”、 白族的 “霸

王鞭 ”、 傣族的 “孔雀舞 ”， 纳西族的

“打跳” ……让人目不暇接。 “过节期

间， 大部分人都会回村。 外出经商赚到

钱的村民买鱼买肉凑份子， 在家种菜的

提供蔬菜， 种稻谷的提供大米， 中青年

联谊会成员负责杀牛宰羊， 阳光文艺队

负责洗菜做饭。 而平时有矛盾或隔阂的

群众会被安排在一桌， 支部书记或村民

小组长陪餐， 在吃饭闲聊中化解矛盾。”
高汉云说。

维系村子的是互助精神

杨树华的藏族奶奶， 已进入耄耋之

年， 名叫杨木兰， 是最早一批带动村民

做中药材生意发家致富的人。 “我奶奶

时常跟我们说， 这一切都是为了报恩。”
杨树华说。

1959 年 ， 根据国家优惠政策 ， 原

本跟随时节游牧、 居无定所、 生活十分

艰苦的 7 户藏族和 2 户傣族同胞到郑家

庄定居， 杨木兰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

长期游牧， 不会干农活， 汉族和白族甘

愿和我们一起挤着住， 并把土地分给我

们， 还教我们怎么种粮食。” 说起刚到

郑家庄的生活， 杨木兰记忆犹新。
“那时的我们根本搞不清楚春夏秋

冬与播种施肥的关系。 相邻的两块田，
和种田专业户比长势完全不同。 特别是

改革开放包产到户后， 离开了大锅饭，
种不好田是性命攸关的事情。 如今， 孩

子都习惯了郑家庄的生活， 我们也不回

去了。” 杨木兰坦言， 适应是有障碍的。
好在， 汉族和白族的同胞都是热心

肠， 他们毫无保留地手把手教着杨木兰

等人种田。
但随着人口的增多， 村里的人均田

地面积越来越少， 还不到八分地。 经过

商议， 非农闲时杨木兰和其他一些非强

劳动力主动走出山村， 沿着长江， 一路

前行至黄浦江外滩， 寻找补贴家用的机

会。
“他们老一 辈 走 出 去 的 人 太 不 容

易。 后来， 他们发现同样的物品甲地和

乙地是有差价的， 就转手贩卖。 将发达

地区的茶叶、 牙刷、 肥皂卖到山区， 同

时将腰带 、 毛皮大衣卖到发达地区 。”
村党支部书记何国祥对记者说 ， “后

来， 他们开始发现中草药的转手价值更

高， 就在农闲时到北京、 上海的一些郊

区小街， 做起了小本生意。 有了钱， 他

们又带领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 一 起 致

富。”
何国祥则更进一步， 将中药材产业

做大做强。 在他的带动下， 如今郑家庄

六成村民从事中药材生意， 他们忙时为

农 ， 闲时为商 ， 去年的人均收 入 超 过

15000 元。 而三营镇， 已经成为远近闻

名的 “滇西北最大的中药材集镇”。
“郑家庄人的口头禅是， ‘我富起

来不算富， 大家一起才是真的富’。” 何

国祥说 ， “经济发展是文明发 展 的 基

础。 若村子人心不齐， 就会四分五裂。
郑家庄之所以和谐稳定， 关键也在于七

个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齐心协力，
让郑家庄富起来。”

在云南 “慈善界”， 何国祥也是一

位 名 人 。 高 汉 云 由 衷 地 佩 服 何 国 祥 ：
“逢年过节， 他都会到困难群众家中嘘

寒问暖； 每到村里办 ‘红白’ 两事， 他

即使在外地跑生意， 都要赶回来， 总是

忙里忙外， 有什么困难都会扶上一把。
共和小学盖学校， 他就捐出来 8000 块；
修建进村道路， 他个人就捐出来了 5 万

元……家福 （何国祥小名） 为村里掏腰

包的事说也说不完。 他就是我们村里的

福。”
39 岁的王洪康一直把何国祥当做

自己的 “亲叔叔”。 他幼年丧父， 一家

三人挤在一间茅草房里 ， 生活 十 分 艰

苦。 到了 18 岁， 他希望能帮母亲减轻

压力， 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跟常来看

望自己的何国祥说起。
何国祥听闻之后， 很开心， 二话没

说送给王洪康 5000 元买奶牛。 眼看日

子有了好转， 自己也靠着养奶牛赚的钱

结了婚， 妻子的一番话却又让他为难。
“妻子说， ‘现在一大家子就靠几头牛，
将来等我们有了孩子 ， 你弟弟 还 要 结

婚 ， 万一再碰上生病住院 ， 钱哪够 ？’
可是， 我真的不好意思再开口。” 王洪

康说， “何国祥知道我的想法后， 再次

拿出 10000 元给我垫本， 并亲自带着我

走南闯北， 传授经验。”
如今， 何国祥的善举仍在继续， 而

王洪康也接过了助人接力棒， 将郑家庄

的互助传统继续发扬。
“现在随着人口的迁徙流动， 很多

农村都出现留守儿童、 留守老人问题。
但这在郑家庄根本不存在， ‘我为全村

守一周， 全村为我守一年’， 哪家人在

外， 孩子、 老人的照顾都有邻居们帮忙

解决。” 段爱松说。
“我对郑家庄的期待已经超越了民

族团结的范畴， 是我心中 ‘社会主义新

农村 ’ 的模样 。 在这里 ， 物质 文 明 层

面， 走的是重山水、 重环境的模式； 精

神文明层面， 身体力行， 让互助为公这

些中华传统道德不再虚幻，” 段爱松说，
“在郑家庄村民的身上， 我看到了我国

新农村建设的新希望。”

滇西北高原的大山腹地 ， 是高原明珠
洱海的源头 ， 在这片温泉尽情喷涌的热土
上， 一个生态环境优美 、 民风民俗淳厚的
小村落藏于其中， 它的名字叫郑家庄。

过去的千百年 ， 郑家庄外 ， 曾有一条
滇藏茶马古道绵延经过 ， 无数的马帮在这
条道路上默默行走 ， 串起了众多民族和不
同文化的交融。

2006 年， 郑家庄被列为云南省第一批
民族团结示范村； 2015 年 2 月， 郑家庄被
授予第四届 “全国文明村镇 ” 荣誉称号 。

目前 ， 该村村民为汉 、 藏 、 傣 、 白 、 彝 、
纳西 、 傈僳等七个民族组成 。 不同民族之
间不仅语言文字不同 ， 且宗教信仰不一 ，
生活习惯也相左 ， 但他们却相处融洽 、 亲
如一家， 这是怎么做到的？

春节前夕 ， 记者来到郑家庄 ， 为您解
开 这 个 大 家 庭 “七 个 民 族 一 家 亲 ” 的 奥
秘。

从左向右依次为汉族民居、 藏族民居、 白族民居、 彝族民居。 本报通讯员 杨荣英摄

在郑家庄牌坊下， 七个民族的妇女身着节日的盛装， 喜迎新春佳节的到来。 本报记者 赵征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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